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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涛

小学三年级时，父亲从集市上牵回
一只比兔子稍大一点的羊让我放。

我们村北有“农业学大寨”时造的
白土丘，西有干江河，东面、南面是大
渠，这些地方都是放羊的绝佳去处。草
肥水美的渠呀河呀岗呀沟呀，都连在一
起，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放羊时，一撒开绳索，羊如饿狼般
向前窜，这时你小跑也撵不上。羊羔很
淘气，一路上欢快不已，时而鲤鱼跳水
般跃起，时而头摆身子晃的，稍不留神
又直奔地里衔一口庄稼，但随着你的吆
喝声，后蹄一蹬又折身过来。

待羊撒在河底，就不用时刻绷紧神
经了。你可以坐在河堤之上，看日薄西
山，想象满天红霞的意境，或瞻仰一下
那朝阳蓬勃而出的壮景，随口吟出铿锵
有力的唱段来；抑或揉搓一把黄澄浑圆
的麦粒，或者在冉冉的篝火中焖烧几个
红薯。枯燥了还可以下到河底，来个自
由式游泳，捉摸如拳师般舞着双钳的悍
蟹，留意一下对岸翠绿欲滴的芦苇和捶
衣濯洗的少女。这时，羊也许被这美景
感化，斜卧沙滩，安静地沐着清风。

一日，一老者往地里送粪，去时羊
驾辕，回时坐“轿子”，甭提有多神奇
了，我想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羊倌吧。我
突发奇想，何不从河里弄点沙，让羊驮
回！我把半袋沙放在一只大个公羊身
上，羊先是一怔，旋即狂奔，结果沙没
驮回，袋子却弄破了。

夏天我好赤脚，一是觉得光脚走路
爽，二是下河趟水洗澡方便，但时不时
会受藜棘“迫害”。有一次，瞅见荒草
里有鹌鹑窝，一只正在抱窝呢！我就蹑
手蹑脚过去，想偷袭一下，不料一迈
脚，竟扎进5个藜棘！那鹌鹑自然是扑
棱着翅膀直上白云间，我趔趄着身子

“唉哟”起来。
当然也有难熬时候。比如夏天中午

放学后，我顶着烈焰放羊，地晒得烫
脚，庄稼蔫蔫的。羊在烟棵下啃草时，
我就放心地扯几片烟叶躺下。中午人
困，谁知竟睡着了。醒来时羊却不见
了，我就猫着腰顺着烟垄一行行寻找，
心里七上八下的。还有就是连阴雨天，
一边是泥泞的路，心里踌躇着不想去，
一边是令人不安的羊的叫声。最后还是
带把雨伞或顶个编织袋去了。雨中，看
细雨潇潇，听雨声滴答，赶着落汤鸡似
的羊，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一段时间，我很留恋这田园牧歌
般的生活，便生出不想上学的情绪来。
大人也许觉察出了，就不让我放羊，专
心考乡中了。

如今，每当看见羊群，我便情不自
禁地学起羊叫起来，在阵阵咩咩声中，
有小羊便向我跑来，而慈祥的母羊在抬
头观望……

羊散如云羊散如云

□吴继红

今夜，风从东南吹来
苍虫开始敛翅，河水暂不眠
灯火如此璀璨
风里是暖，是甜
花在开，蛙在叫
种子在萌芽，树在摇撼它的叶子
此刻，天上没有一轮如钩明月
尽管一切轻如兰舟，水波粼粼
心事依然靠不了岸
你缄默一如从前
寂寞空庭，梨花满地
春色已向晚

风从东南吹来

□李江涛

六月
太阳是金黄的，麦穗是金黄的
土地是金黄的，父亲的笑容
也是金黄的

一天又一天
父亲拄着拐杖，站在
村外的老槐树下
踮起脚尖望了又望

古老的石磙、碾子和
实诚的老牛
生锈的铁叉、镰刀和
呼呼叫的风扇
夜里的月亮陪伴我们
捉迷藏
偌大的打麦场，父亲望着我们
父亲眼睛眯成一条线

为了六月
父亲早早买了草帽
磨利了镰
每天都来麦地转转
听鸟叫，惊鸣蝉

麦子熟了
父亲的拐杖声还没响到田里
麦子已经收割完
望着一袋袋麦子和远去的收割机
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我知道，为了六月
明年
父亲还会早早买草帽
磨利了镰

父亲的六月

□钮丽霞

一
我种花的原则之一——从不修剪。

任由它横长竖长随便长，这种懒人原则
往往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

我的铜钱草里，（其实我更喜欢叫它
小荷叶），许是风带来一粒种子，不久发
了芽，起初小小的，松针状，躲在铜钱
草宽大的叶子下。有一天傍晚，它竟然
开出两朵浅蓝的小花，天啊，像田田荷
叶间兀自抽出两朵蓝莲花，我简直高兴
坏了。

吊兰刚来我家时，只是很小的一
丛，粉翠色，被我很随意地安置在一个
大花盆里，放在书柜的顶端，没过多
久，它就开始疯长、抽穗，花穗上星星
点点开满白色的小花，其实没有香味，
我却觉得满室皆馨香。我并未对它有特
殊照顾，偶尔在网上买了一包颗粒肥，
用小铲子挖了坑便倒进去。现在，它简
直成了精，从书柜顶端层层垂下，一直
到地上，以至于朋友来我家，颇为震
撼，“你家吊兰真任性！”

人有性情，花也有。谁养的花像
谁，我本是随性自由之人，我的花像我。

我的一盆姬胧月，最初是一轮萌月
立在盆中央，尖尖的叶子似月牙。由于
没有控型，渐渐地，徒长成了一棵小
树。我妈说，这点最像我，瘦高。虽失
去了原本的模样，可我却觉得它是欢喜
的，等到再高一些，它可以撤下多余的
叶片，在顶端开出一轮真正的新月。年
轻时随性而活过，最后又美出新高度，
人生岂不圆满？

还有长寿花，本该亭亭玉立，朵
朵朝上，可我的长寿花不一样，它竟
然是流泻的，如花瀑般。其实最初它
也挺循规蹈矩，可今年却不按套路出
牌。春天它在阳台上开疯了，花朵太
盛，成簇状，似绣球，将花茎都压弯
了。有些花茎从花球中抽出，垂下来，
再开。就这样一路飞泻，那一簇簇花球
荡在花茎上，风来，似顽皮的小猴游荡
在林间。

我倒是更爱这样的长寿花，花开得
随性，才有了诗情，才不单调。种在老
罐子里的长寿花，花朵层层叠叠，从罐
子里流泻而出，是发了酵的葡萄美酒溢
了杯。无数个午后或者星夜，我沉醉其
中，我看得见花儿闭上眼睛，听得见它
们轻微的呼吸，或许，我的前生，也是
这样一朵随性的花吧。

二

夕阳好的时候，橘色的光线透过落
地玻璃窗，将整个阳台铺上了一层金
粉，植物们沐在夕阳里，我也沐浴在夕
阳里。

有时我会发呆，什么也不想，将身
心都放空。所有快乐和苦闷都一并舍
弃，我觉得自己轻盈得简直可以飞起
来。“放空”一词源于我的前同事，一个

“90后”大男孩，他有自己的理想，有大
鹏之志，却苦于被现实束缚了翅膀。那
时我也正处在人生的苦闷期，工作中找
不到人生价值，生活上一团糟，他教导
我，人要适时放空自己，才能最终丰富
自己。

他真是生活的智者，我不再纠结那
些琐事，开始专注每一阵风来，关心每
一朵花开，远望每一朵流云，我慢慢找
到了自己的价值，发现生活之美。对于
我来说，花一整个下午在水边看一艘船

渐行渐远，比专注于如何赚更多的钱来
得惬意。

有时我会远眺，我看得见高耸的楼
群，看得见吊车高高扬起的手臂，然而
最显然的，是漯河的电视塔，由于逆着
光，这一切都成了黑色的剪影，但它却
是流动的剪影。那流动，或是漯河飞升
的速度，或是青春时光的流逝。如果我
站得再高些，或许我能窥见漯河的全
貌，那夕阳挥着剪刀剪下的，是小城的
影子跃在了天幕上。

如果说光阴是一条河流，每一缕夕
阳便是光阴这条河里的粼粼波光，那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过的，除了
生命中的岁月，也有我自己。周国平在

《失去的岁月》里写道：我们最珍贵的青
春岁月，必定以某种方式把它们保存在
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只是我们忘了密
码，但总有一个时刻，我们会碰对密
码，于是密室开启，我们重新置身于从
前的岁月。

这个季节，栀子和茉莉都顶出了花
苞，过不了多久，在苍翠的枝叶间，会
开出散发青春芳香的花朵。当白色的花
瓣落在蓝色百褶裙上那一刻，便是碰对
密室密码的时刻。

三

那天下班我去菜市场买菜，在一个
很寻常的菜摊前，我突然停下来，在菜
架上层，赫然看见几个生芽的白萝卜，
说是芽，其实已有一尺多高，在顶端竟
然还开出了几朵素白的小花，清风摇过
它，它向清风献舞。没有水，没有土，
它却能如此茁壮，让人不禁感叹生命的
强大。

我在萝卜花前呆立很久，直到老板
有些羞赧地说：“早该扔了，可开花了，
我又觉得这花也怪好看，就没舍得扔。”
我笑了笑，“真的挺美！”那一丛萝卜
花，是生活的诗意。生活之美，就该存
在这不经意的诗意里，不经意的诗意，
才是生活最生动之处。

忽然想起，我上大学那会儿，认识
一个临校学建筑的学弟，其实我们是同
一届，因为他们是五年制，比我要晚一
年毕业，所以他很自觉的叫我“学姐”。
他从未说过喜欢我，却每天给我送花，
有时是一把野雏菊，有时是一串茉莉，
有时是一朵扶桑花，当然萝卜花也送
过，还有凤凰和蓝花楹，更多的时候是
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小花，他几乎搜罗
了整个大学城的花。

当然，作为回报，我教他摄影，把
我所学的全部专业知识倾囊以授，他毕
业时，摄影水平已远在我之上。时至今
日，他的样子在我脑海中已有些模糊，
但书桌台灯下的那一朵花开，却在我的
心头永久绽放了。

能留在心上的，皆是生活的诗意，
点点滴滴，或是一丛不经意的花开，或
是在熟悉的路上蓦然闯出的一棵高大的
棕榈树，或是在苍翠的枝叶间忽然响起
的一声鸟鸣，或是一阵风吹过在耳边奏
响的旋律，或是一阵雨打过青石路面溅
起的水花，或者是……

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渐渐少了耐
心，我们定下目标，太着急去看到结
果，往往忽略了过程中的美好。其实，
有时候给自己放个假，安静地等待一朵
花开，等待草叶萌芽，等待小鸟破壳而
出，等待月明星稀，等待一朵白云从头
顶缓缓飘过，等待夕阳西下和朝阳升
起，你会发现，生活之美皆在此。

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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